
元好问的一师一徒
□郝文柱

“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郝天挺是元好
问的学生”，此句之中的“郝天挺”实则藏有二
人身影：一为元好问恩师，一为元好问弟子
——世事奇巧如此，的确也成金元时期文坛
一趣。十四岁少年元好问跟随身为陵川令的
叔父初谒郝天挺，先生字晋卿，乃金代泽州名
儒。时值崇庆之变，朝纲紊乱，先生两赴廷试
却毅然拂袖南归：“时事如此，可区区冒进
乎！”其风骨凛凛如松，元好问便在这松荫下
开始了学业。

郝天挺祖上曾亲承程颢教诲，传教子孙，
形成家学。叔父入京师太学，归乡后指授学
者，门徒众多，在人品、学问等方面对郝天挺
影响极大。此老“读书不为章句、谀学、宦
学”，重视内在品质修养的培植，郝天挺的教
育理念于此一脉相承，“其教人以治经行己为
本，莅官治人次之，决科诗文则末也”，最终培
育出元好问这一杰出人物。

郝天挺之教迥异流俗，其治学以“通人”
为旨归，主张学问当“明理致用，心系苍生”。
他摒弃科举功利之风，以《春秋》《左传》为根
基，授弟子以经史大义、家国情怀。他痛斥举
子速成之术“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教导弟
子“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

之”，学生不解，问道：“若依先生之道，岂非科
举无望？”先生目光灼然，答曰：“正欲渠不为
举子尔！”此言如惊雷，直指读书人立身根本，
使元好问终生受用。

元好问在《郝先生墓铭》中记录了郝天
挺的谆谆教诲，大致意思是说：今人为科举
而学，急功近利，把儒家经典分解成考题演
练，以致学生连原文的出处及断句能力也没
有，这样科举即使考上，也不免成为平庸之
人，然而读书并非为了舞文弄墨、附庸风雅，
当官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郝天挺的这番
话振聋发聩，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本来教书
育人应以德才兼备为本，但在具体实施中却
往往重才技而轻品格，重功利而轻道义，导
致修身践行流于说教，违背国家教育立国的
初衷。

元好问人品学问深受郝天挺影响，他还
曾写下一段文字：“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
耶？将靳固一命，龊龊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
之间，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将为奇士、为名
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显然是
其师“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之语的
升华。元好问自十六岁参试至三十二岁中进
士，前后历经八次，屡败屡战。其间，他积极

顺应郝天挺注重品格培养、夯实知识基础、发
挥兴趣特长的教学理路，使自己大有所成。
元好问多次强调“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
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流
露出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岁月流转，金戈铁马踏碎山河。元好问
在颠沛流离中辗转，及至中年竟又遇一少
年，名亦郝天挺，字继先，号新斋，安肃州
人。继先乃蒙古国勋臣郝和尚拔都幼子，英
爽刚直，卓然有志。他执弟子礼于元好问门
下，其好学之态，令元好问忆及当年自己立
于晋卿先生阶下情景。先生所授“经世致
用”之魂，便由元好问之手，悄然融入继先精
神血脉之中。继先亦不负师望，后受元世祖
忽必烈召见，世祖见其风仪，欣然赞道“宜任
以政”。

元好问暮年寓居河南时，继先已远镇云
南，任参知政事。一日，继先收到师弟郝经
（晋卿之孙，亦是元好问学生）寄来的书信，其
中提及恩师病中仍惦念昔日晋卿先生的教

诲，故整理诗稿，欲传薪火。继先手捧书信，
心潮翻涌，他想起老师曾托付校注的《唐诗鼓
吹》，立即命人取来，亲自督工刊刻，还在序言
中郑重落笔：“谨按遗山先生批注……”字字
皆是对师恩的郑重回响，他仿佛看见昔日元
好问灯下校稿的身影，又隐约听见当年陵川
棣华堂学舍里晋卿先生清朗的声音，三代学
脉，由是贯通。

元好问一生立于金元交替的惊涛骇浪之
间，其文学成就恰如一座巍峨桥梁。两代郝
天挺，一位如灯，在少年心野照亮了为人为文
的道路；一位似种，在中年之后萌发经世致用
的新枝。师者授魂，徒者承志，元好问处于这
奇妙传承的中点。当人生暮色四合之际，他
遥望云岭方向，依稀看见继先翻动书页的指
尖与晋卿先生执卷的身影在时光深处悄然
叠合。为师为徒，同名异代，一脉清流终汇
入同一条长河——这河底沉潜着超越功名
与时代的永恒价值，成就了金元文坛一代佳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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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东方物产、华夏文明向
世界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一条在海
上，辽阔而蔚蓝，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从
这“一带”孕育。何杰华的《邑以文名：
文昌传》（海南出版社出版）系统梳理了
四千年来文昌的历史文化脉络，全面且
深刻讲述了这座“千年古邑”“华侨之
乡”“航天新城”的发展，并通过对文昌
历史的系统梳理，提炼出这座城的核心
气质——积极向往华夏礼乐文明、勇于
向深海更深处迈进。

为一座城作传，非常不易。作者选
择从城市名称历史沿革的考释入手，从
对文昌的古邑名“紫贝”得名原因之考
述切入，实属用心。两千多年前，汉武
帝在海南岛上首开珠崖、儋耳二郡，紫
贝乃珠崖郡之属县。紫贝，本为大海之
南的一种水生物产，以之名邑，看上去
合情合理，但作为初郡属县之名，最初
却更可能是南国纺织文化的核心要素

“吉贝”的土音误记，与无关珍珠的“珠
崖”、无关趾胫的“交趾”等汉译南国地
名一样，都是汉文化关于海洋想象的美
丽误会。

从紫贝到文昌，其间的因果也与吉
贝有关。开郡不到三十年，汉元帝就罢
弃珠崖，原因之一正是官员无度征调织
品。《后汉书》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
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
郡杀幸。”这里的“广幅布”就是吉贝所
织。过度征调吉贝布等特产，引发百姓
强烈反抗，以至隋唐才在紫贝故地重开
郡县，先曰“武德”，后改“平昌”，最后在
贞观年间定为“文昌”，此
后一千多年再未更易。

丝路上古州城书写
首选此地，可谓宜哉。作
者何杰华无疑对它的地
气、人文领会至深，曾感
慨“她立于古之南荒，却
名唤‘文昌’”。单是明清
两代，这座在当时人口总
数不足三万的小城，却有
文武举人百余名，进士十
六人，“一里三进士”“七
里八举人”“四代三举人”

“师生同榜双进士”……
至近现代，更是名人迭
出，人才济济，这座至今
总人口数仅六十万的小城，是如何做到的？

带着这些问题，作者走读城乡的风采、拾捞山川的记忆、
品察百姓的精气神、求证故事的因和果，最终有了这部《文昌
传》。书中在论述“更路簿”起源地时，先是从古时文昌所遭
遇的恶劣生存环境入手，论述文昌人“耕海”的必然，再列举
当前能找得到的遗存“更路簿”的编纂时间，分析各个版本之
间的承袭关系，既有准确的例证，又有严密的论证，最后将故
人和故事、前因和后果全盘托出。

从书中各章题目如“希贤希圣，溪北书香”“舟行南洋，老
宅守望”等可知，何杰华要写海岛的正音、琼侨的乡愁、游客
的远方和飞天的梦想。正如在“揽月”章中，作者如此写道：

“从前的星空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心底无奈的寄托，而现在这
份寄托变成非常具象的骄傲了，是家里有喜事了，是过节
了。”每次火箭发射时，火箭发射场所在的文昌市龙楼镇，家
家户户都会杀好文昌鸡，邀亲戚一起“过节”。当你问龙楼的
文昌人看火箭发射的心情时，他们的自豪甚至有些让人妒忌
——“都习惯啰，天天发”。

这是写生，也是思索，是讲道理，也是述情怀，这片古老
土地上的百姓的喜兴、骄傲跃然笔端。时值海南自贸港建设
红火之际，书中回响的千年丝路上的故音与新声，既让乡愁
听得见、看得到、摸得着、留得住，又让乡邑传统人文价值得
以提炼、桑梓故园文化形象得以盛装输出，可谓恰逢其时。

郜继善 作

霹雳应手神珠驰
——风靡唐代的马球

□段培华

探源撷趣

在扬州博物馆，有一面稀世唐代铜镜
——打马球纹铜镜。目前，相对完好的这类
镜子在我国仅存三面。该镜子背后纹有四名
骑士手持鞠仗策马打球的画面，是风靡唐代
的马球运动的见证。

马球，中国古称“击鞠”“打球”“击球”，也
叫“波斯球”“波罗球”，是一项骑马打球的运
动。马球起源至今没有统一认识，早在周代
可能就有类似马球的运动。新疆吐鲁番出土
过两千多年前的球杆和球，三国时曹植的《名
都篇》也写道：“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有
学者认为，“击鞠壤”就是后世的打马球。

唐人对马球的喜爱始于唐太宗。《封氏闻
见记》中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
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一场马球戏还原
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其实，在唐代二十
多位皇帝中，至少有十几位是马球的忠实粉
丝，唐玄宗、唐宣宗、唐僖宗等都是此中高
手。唐代民谣说：“三郎（唐玄宗）少时衣不
整，迷恋马球忘回宫。”宋人也认为沉迷打马
球，是唐玄宗误国的一个原因。有一首广为
流传的《题明王打球图》：“阊阖千门万户开，
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
朝谏疏来。”唐僖宗球技更高，他曾对身边人
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意思是，
如果科举进士科考马球比赛，那么唐僖宗自
信可以夺得马球状元。

马球不仅是娱乐活动，也有实用价值。
打马球时，需要稳稳骑在高速移动的马匹上
挥杆打球，挥杆打球和骑兵挥砍作战并无二
致，马球技术高的人，骑术自然差不了。所
以，在唐代，马球也被用来训练骑兵。唐代诗
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载：“伊蹴鞠之戏
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
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唐玄宗也曾颁

布诏书，认为马球运动不能只限于宫廷之中
娱乐，要推而广之，以作为军事训练。正因为
意识到马球的重要价值，宋代时马球还被列
入武举考试项目。在唐代，有的时候，如果军
政长官疏于打马球，还会被视为荒废军政，唐
宪宗曾因此事责问大臣赵宗儒。

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书中高俅凭
借高超的蹴鞠技巧而平步青云。在唐代，高
超的马球技术同样可以让人青云直上。唐
末，军人周宝的马球技术高超，达到“怀挟星
弹，挥击应手”的程度，因为长期无法升官，于
是就向唐武宗毛遂自荐，展示自己的球技。
唐武宗见他球技高超，就升其为金吾将军，后
来周宝逐渐升到镇海军节度使，成为封疆大
吏。唐僖宗时，甚至出现了“击球赌三川”的
事情。唐僖宗在选拔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候
选官员有多位，一时难以决定，就对他们说，
举办一场马球赛，获胜者可出任节度使。最
终，陈敬瑄拔得头筹，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唐代皇宫中还有专门陪皇帝打球的人，地方
藩镇也会向皇帝举荐擅长打马球的人才，唐
代禁军中甚至设置有打球军将、打球供奉。
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被迫迁往洛阳时，随从
中有“小黄门及打球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
人”。这些马球技术高超的人，大多会得到皇
帝的提拔或赏赐。

皇帝的热爱，加上兼具娱乐欣赏与实用
价值，马球逐渐成为唐代时尚运动，唐代许多
达官显贵爱好打马球。“球惊杖奋合且离，红
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
神珠驰。”在这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
韩愈描写了名将张建封组织、参与马球游戏
的情形，既写到球队的队形变化、球员击球的
动作、豪华的马饰、球飞行的速度，也写到现
场欢呼的观众，从中可见唐人对马球喜爱之
甚。

据考古发掘，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
贤、唐中宗的儿子节愍太子李重俊都喜欢马
球。《资治通鉴》记载，淮南节度使杨渥打球夜
以继日，有时为了晚上能打球，让人点上“十
围之烛”照明，这种巨型蜡烛一个就价值数万
钱。不只达官显贵、军中将士爱打马球，由于
唐代尚武，甚至普通文人、闺阁女性也有此爱
好。唐代文人的球技并不比将士差，按唐朝
惯例，每年要为新科进士举行一系列庆祝活
动，其中一项就是在月灯阁举办打马球活
动。按理说，这些皓首穷经的文人很难骑术
高超，不过在唐代，许多进士马球技艺了得。
乾符年间，新科进士刘覃曾与神策军将士比
赛打球，因球技高超而被众人赞叹。

唐代女子也热爱打马球，《明皇击球图》
展现了唐玄宗与后宫妃嫔打马球的场景，河
南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曾出土四件三
彩打马球女俑。唐代诗文中也有女子打球的
记载，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中写“千群白刃
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张籍的《寒食内宴
二首》亦云“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
球”的诗句。由于马球运动的流行，唐代有很
多与马球相关的文物，流传至今的马球、球
杆、球场碑石、绘画、泥塑等数不胜数。

由于马球运动强度高，再加上马匹珍贵，
除了骑马打马球外，唐代还流行驴鞠和步
打。驴鞠指骑驴打球，驴体形比马小，适宜女
子和骑术不高的人乘骑。《太平广记》载，宰相
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
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

略无休日”。步打指步行打球，王建有诗曰：
“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唐代女
诗人鱼玄机也爱好步打球，她还专门写了一
首《打球作》：“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
拟休。”

马球的流行，也曾起到交流媒介的作
用。辽代陈及之所绘《便桥会盟图》，记录了唐
太宗和东突厥颉利可汗在渭水便桥会盟时，
大唐和突厥进行马球比赛的场景。唐中宗
时，吐蕃派使者迎接金城公主入藏，使团中有
马球高手。彼时吐蕃请求与大唐比赛马球，
唐中宗派出的选手被吐蕃打败，接着又派出
当时还是临淄王的唐玄宗李隆基和嗣虢王李
邕、驸马杨慎交、驸马武延秀等人再与吐蕃比
赛，获得胜利。据《封氏闻见记》载：“玄宗东西
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如此流行的运动自然有较为细致、明确
的规则。马球比赛队员分为两队，分别穿不
同颜色的服装。为防止比赛时马尾纠缠，赛
前要将马尾扎起来。唐代马球有单球门和双
球门，如果是双球门，就会设有守门员。判断
输赢称为“得筹”，攻入一球得一筹。马球有
两种判断胜负的方式：一是率先夺筹者胜；二
是最先夺得一定数目的筹者胜。如果皇帝亲
自参加马球比赛，参赛队员一般不敢先得头
筹，比赛时要将球传到皇帝附近，由皇帝拔得
头筹，正如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
中》写道：“无人敢夺在先筹，天子门边送与
球。”

打马球的球棍叫“球杖”“鞠杖”“月杖”
等。马球的球分为皮制和木制，皮制球有拳
头大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木制球采用
质量轻而有韧性的木料制成，中间挖空，外表
涂上颜色。唐代蔡孚的《打球篇》中有“宝杖
雕文七宝球”“初月飞来画杖头”之语，可见当
时的马球、球杖较为考究。打马球自然离不
开好马，适合马球运动的马不在于高大，而在
于灵活。唐代有专门用于马球运动的马，唐
玄宗时，于阗曾遣使向大唐进贡两匹马球专
用马。此外，打马球要有专门的场地。唐代
皇宫中有多处球场，都城长安的靖恭坊、永崇
坊也建有球场，有些达官贵人还建有私人球
场。马球场的地要求十分平整，唐代诗人杨
巨源的《观打球有作》写道，“亲扫球场如砥
平，龙骧骤马晓光晴”；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
仆射》诗曰，“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
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可
见，马球场还应该有千步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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